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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 :

在文化多样性中寻求教育意义

钱民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 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 在不同文化的互相接触

中 , 逐渐产生了 “和而不同”的民族意识 , 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格局。从近代以

来 , 这种文化格局就一直受到现代性的冲击 , 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地方性文化的“碎化”为代

价(吉登斯语), 形成了一种非均衡性的全球文化发展态势。建国以后 , 多样性文化受到了

保护 ,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 , 正式确认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 由5 6个民族

组成了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但是 , 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里 , 多样性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发展

, 如何与异文化接触 , 如何形成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化 , 如何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可以肯定

地说 , 教育是基础 , 教育是关键。这是因为 ,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保留都要靠教育 , 教育对

文化来说 , 有着传承、选择 、创新的功能;同时又有融合各民族文化的功能 , 使不同文化的

接触成为可能。

中国社会在近代以来的学校教育体系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 , 学校教育对文化的选择是一

种 “进化论”和 “普适性”的取向 , 强调的是一种“文化整合”的功能 , 体现的是单一文化

的全球化特点。因此 , 这种以现代性为特征的学校教育从一开始 , 就与多元文化之间存在着

一种紧张的关系 , 这种关系既有传统的与现代的 , 又有地方性的与全球性的 , 同时还有多元

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诸多方面。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 探讨 “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间的关

系” , 找到文化冲突的根源和调适的策略 , 成为当代教育人类学家重点研究的领域。

滕星博士的新作《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

撰述》 , 就是专门探讨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他选择凉山彝族社区作为研

究对象 , 这是中国人类学家的经典研究社区。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 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

先生就在凉山开始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 其成果《凉山彝家》享誉海外 , 为学术界所瞩目 ,

这本书一直作为西方大学人类学系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学生必读书目。滕星博士追寻林先生

的研究路线 , 成为林先生近半个世纪四上凉山彝族追踪研究工作的继续。这项工作的意义对

滕星博士来说 , 既具有学术发展的延续性 , 又具有学术研究的挑战性。因此 , 研究工作的难

度是不言而喻的。但滕星博士迎难而上 , 在林先生的指导下 , 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论证 , 最终

选择了凉山彝族社区“双语社会与双语教育”进行研究 , 这样 , 就使林先生过去的研究有了

一个新的突破的方向。可以说 , 滕星博士的研究是林先生学术上的继承和发展 , 是对新的研

究领域的一种挑战。



综观滕星博士的这本书 , 在那纵横交错的脉络中 , 看到了一种人类学的精神 , 一种执著

地了解 “他文化”的 “田野工作”精神。这种精神不存在于书斋和课堂中 , 而是体现在自然

环境下的少数民族社区的生活中 , 体现在滕星博士长年与“他文化”的探究、接触 、思考之

中。我之所以能感受到滕星博士的这种精神 , 是因为我与他有着同样的“田野工作”的研究

经历 , 在与 “他文化”的接触中 , 真正感受到 “各美其美 , 美人之美 , 美美与共……” (费

孝通语)的多元之美。

当然 , 人类学的精神同样适宜于对本文化的研究 , 费孝通先生早年曾树立了对本文化研

究的人类学精神 , 《江村经济》不但成为西方人类学者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典范 , 而且也为

中国人类学者开展本文化研究奠定了人类学的基础。在这里我之所以想起人类学的精神 , 就

是因为当今教育学领域缺乏这种精神 , 有许多教育学者的思想是产生于书斋和图书馆中的 ,

或抱 “ 小学”精神 , 专事考究论证 , 或者借助史料和二手资料 , 旁征博引著书立论 , 俗称 “

炒冷饭 ” 。不管怎样 , 人若是长期脱离实践 , 思想是会枯竭的。这种无活水的学术研究岂不

又回到了 “八股文”时代?因此 , 教育学者应当反思和重建一种新的教育学精神 , 也可叫做

“教育人类学”精神。

在滕星博士的工作中 , 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所采用的理论是“解释人类学理论 ” , 这是因

为当代解释人类学更强调文化的多样性 , 提倡文化内部或文化之间交流的相对主义。面对全

球性与现代性问题 , 解释人类学理论向发源于西方而依然占据特权地位的全球化观点、原教

旨主义 、普同化价值观、忽视或削弱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思潮及其对现实的界说提出了挑战(

滕星语)。这种理论为滕星博士研究双语社会和汉语教育提供了价值取向和思考的艺术。

在他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 , 他总是力图从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的有机统一的观点

, 对凉山彝族社区学校彝、汉双语教育个案的社会意义进行理解并予以肯定的评价。他调查

了凉山彝族社区学校实施双语教育具有不可否认的必要性和广泛的社会民意基础 , 揭示了凉

山彝族社区学校双语教育现存的问题和发展上的困境。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解释人类学的理论

阐释 , 开始探究如何从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 , 用多元文化的话语解

读双语教育的实际意义 , 在多元文化中寻找双语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智慧。试图通过对双语教

育的主位文化叙事和客位文化的理解 , 实现多元一体文化的会通和整合。

滕星博士在他的田野工作基础上 , 经过理论的沉思和反思 , 进一步论证了多元文化与现

代性教育之间的关系 , 并高屋建瓴 , 大胆揭示了这样一种关系正受到“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

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国家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的挑战。汉语社会和

双语教育正是面临着这样的两大挑战 , 如何迎接这样的挑战 , 首先需要我们现有的观念从教

育的意识形态向教育的意识生态转变;其次 , 寻求 “和而不同”多元之美的教育体系;第三

, “走进田野” , 在多元文化中寻求教育的意义。


